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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与否： 罗兰·巴尔特与萨特的理论分歧

金松林

摘　 要：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介入论的文学观，主张作家应该通过写作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主动对各种社会

或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个体存在的自由。 在《写作的零度》中，初登文坛的巴尔特对萨特的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厉批

判，他认为这种写作不仅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所污染，而且背负了道德伦理的重担。 为了给文学松绑，他大力倡导“零度写

作”或“中性写作”，努力创建一种“白色的文学”。 其实，巴尔特的这一观念在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之前就已经萌芽

了，只是这场争论促使它快速成型。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不但批判了萨特，还进行了最初的结构主义实验，并且在

实验中埋下了后结构主义的种子，由此呈现出巴尔特思想的复杂性，即他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不是两个泾渭分明

的阶段，而是相互混杂的。
关键词： 罗兰·巴尔特；　 萨特；　 文学介入；　 零度写作；　 混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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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与否： 罗兰·巴尔特与萨特的理论分歧

　 　 二战刚刚结束，萨特就成了法国文坛的翘楚，
几乎所有的刊物都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 米歇

尔·维诺克（Ｍｉｃｈｅｌ Ｗｉｎｏｃ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

曾戏称此时巴黎知识界只有两类人： 拥护萨特的

以及反对萨特的。 前者之所以拥护萨特，主要是

因为萨特不仅成功地将存在主义从德国搬到了法

国，而且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即将存在主义大胆地

阐释为“一种人道主义”。 “自由”“责任”“担当”
等字眼大大刺激了人们麻木的神经，特别是战争

时期的惨痛教训，使他们觉得萨特的理论具有重

要价值。 而在后者看来，萨特的理论简直一文不

值，因为政治或者道德的狂热完全替代了理性的

思考，就像精神鸦片，它在使人陷入感性泥沼的同

时，“转移了年轻人要担负从法西斯悲剧的废墟

中重建一个正义社会这一使命的注意力” （弗林

１９２）。 昔日同在一个战壕的战友阿尔贝·加缪、
雷蒙·阿隆、莫里斯·梅洛 庞蒂、克劳德·勒福

尔（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ｆｏｒｔ）等很快同他分道扬镳，勒内·艾

田伯（Ｒｅｎｅ Ｅｔｉｅｍｂｌｅ）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攻击萨

特：“‘亲爱的萨特’？ 如果我今天还这样称呼您，
那我就是和您一样在说谎。 所以，我还是伤心地

说一句： 祝愿您倒霉吧！”（维诺克 １２６—２７）。 尽

管有各种反对的声音，萨特还是坚定不移地把存

在主义带到了大街上。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文坛的后起之秀，早年

曾是萨特的信徒。 在疗养院期间，他阅读过萨特

大量的著作。①巴尔特晚年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６ 年，人们在这一时期发现了萨特

［……］我想说，从停战那天开始，我成为了一个

萨 特 派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 （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３１０）。 然而，从山中回到巴

黎后不久，巴尔特便加入了反对者的阵营。 从

１９４７ 年开始直到 １９５３ 年，他在《战斗报》上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呼其名，但是

所有活跃在文学圈里的人都知道巴尔特是将批判

的矛头对准他的精神偶像———萨特。 是什么导致

了这一决裂呢？ 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什么是

文学？》。 在这篇文章中，萨特不仅重申了介入论

的文学观，而且对法国历史悠久的纯文学传统展

开了严厉的批判，其犀利的程度令人侧目。 巴尔

特尽管不是纯文学的爱好者，却对萨特咄咄逼人

的架势心怀不满，尤其厌恶那种赤裸裸的“文学

介入”。 在他看来，“这种写作的目的不再在于找

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或行动的革命理

由，而是为了呈现早已判定的事实，并且将一种谴

责 性 的 内 容 强 加 给 读 者 ” （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５３）。 由此，他提出了另一种

更富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学观———“零度写

作”或者“中性写作”，和萨特的介入论相比，这是

一种“既置身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却又毫

不介入”（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Ｔｏｍｅ Ｉ １７９）的文学态

度。 这种态度和萨特的理论针锋相对，从而形成

了他们思想的分野。
国内学术界经常提到这场论争，将《什么是

文学？》视为《写作的零度》的潜文本，可是对于巴

尔特“零度写作”或“中性写作”观念形成的背景

却无人问津，至于其分歧的要点更是讳莫如深，遑
论去清理《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所埋藏的结构主

义和后结构主义成分。 一些想当然的解释充斥着

我们的论文和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问题似乎

早就澄清了，大家只需接受即可。 其实，在我们的

解释中有太多牵强附会的成分，比如将萨特视为

巴尔特理论上的“死敌”，认为巴尔特写作《写作

的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萨特，这些看

似合理的解释恰恰将真正的问题掩盖了，使巴尔

特和萨特的思想不是越来越明晰，而是渐行渐远，
最终成为一团疑云。 本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既要

解决以上所提到的问题，同时又要重现当时的历

史场景。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曾强调指

出：“当我们试图理解某个文本时，我们并不是把

自己置入作者的内心状态中，而是———如果有人

要讲自身置入的话———我们把自己置入那种他人

得以形成其意见的透视（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中”（伽达默

尔 ３９６—９７）。 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

握某一思想观念或者理论的实质。

写作取代文学

１９４５ 年，萨特和梅洛 庞蒂一起创办了《现
代》杂志。 在发刊词中，萨特首先攻击了所有资

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他们主

要为金钱、荣誉和地位写作，对各种社会事务漠不

关心。 “沦陷让我们懂得了 ‘作家的责任感’
［……］我们不是在追求不朽的过程中使自己永

存的，不是因为我们在作品中反映了某些冷漠空

洞的原则以求传世而成为绝对的，而是因为我们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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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我们的时代中满怀激情地战斗，因为我们将

满怀激情地热爱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甘愿承受

与时代同归于尽的风险” （何林 １９５）。 随后，他
明确提出了介入论的文学观点：“在‘介入文学’
中，介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文学。
［……］我们关注的应是通过给文学输入新鲜血

液为文学服务，犹如给集体奉献适合于它的文学

为集体服务一样” （何林 １９５）。 萨特认为，真正

的作家不应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面对现实，勇敢

地揭露各种矛盾冲突。
该社论发表以后，在巴黎知识界引起了轩然

大波。 一些人开始追随他，视他为现实主义文学

的伟大旗手，同时也有一批人公开讨伐他，骂他是

党派主义文学的走狗。 老一辈作家安德烈·纪德

就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在《人类世界》中集

中批判了萨特所宣扬的“介入”和“干预”（高宣扬

１８３）。 《法兰西文学》的创办者让·波朗也批评

萨特说：“文学家不是法官： 各人有各人的责任，
各人有各人的位置”（诺维克 ９４）。

为了回应这些责难，萨特很快便抛出了长达

万言的力作《什么是文学？》。 从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起，
该文共分六期连载于《现代》杂志。 什么是文学？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人人都知

道文学是什么，它就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或者所有这些的总和，可我们却很难确切地定义

它。 伏尔泰说：“文学是所有语言中，最为频繁出

现的含混不清的说法之一” （５１２）。 彼得·威德

森（Ｐｅｔｅｒ 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说：“准确地界定文学的最

初意义或是对这个词的用法给予严格限制是不可

能的”（１１）。 既然如此，萨特为何还要提出这样

的问题？ 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最近指出，萨特之所

以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有些问题人们没有

勇气再提”（朗西埃 １）。 也有学者认为萨特重提

这一问题目的不是向大众普及文学常识，而是为

了教化大众，因为这一标题教训的口吻十足。 然

而富有意味的是，萨特在搬出这一问题之后却并

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偷换了概念，即将“文学”转

换成了 “写作”，或者说，用 “写作” 替代了 “文

学”，其理由是：“既然批评家们用文学的名义谴

责我，却又从来不说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是什么东

西，对他们最好的回答是不带偏见地审查写作艺

术”（《萨特文论选》 ７０）。 按照语义逻辑，“既然

批评家们用文学的名义谴责我”，“我”就应该用

文学的名义予以回击，可是他却“不带偏见地”
（从下文可以看出，其实他充满了偏见）去审查写

作艺术，显然他将一个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问

题转变成了一个实践哲学的问题。 这是萨特一贯

的作风，即便再抽象的问题他都会将它和现实联

系起来，并且落实到行动上。 因此，萨特的哲

学———文学是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就是

实践的哲学、行动的哲学。
将“文学”替换为“写作”尽管不合常规，却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它为人们解构文学埋

下了伏笔。 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巴尔特、德里达、
克里斯蒂娃、索莱尔斯不是将文学视为形而上学

之物，就是意识形态之物，虽然方法不一，但是他

们针对文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解构行动。 其次，
“写作”逐渐被确立为重要的诗学范畴。 萨特之

后，人们闭口不谈文学而强调写作。 莫里斯·布

朗肖说：“写作似是一种极端处境，它意味着一种

彻底的逆转” （１９）。 即在消除文学的神话之后，
写作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东西。 因为它

和此前我们所认识的写作完全不同，所以需要重

新考量。 这就是以上这些人物为何要重新定义这

一概念的原因所在。
在这些后现代思想家眼里，萨特简直就是一

块“绊脚石”，他们总想铲除它。 弗朗索瓦·多斯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Ｄｏｓｓｅ）在《从结构到解构： 法国 ２０ 世纪

思想主潮》这部巨作开篇就说：“按照规则，在新

英雄出场之前，总是要有人牺牲。 因此，结构主义

的粉墨登场需要有人献身，而不归之人则是战后

知识分子的守护神让 保罗·萨特”（３）。 即便如

此，可事实上他们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回到萨特，因
为在某些重要问题或理论上，萨特又成为了他们

的源头，文学 ／写作就是其中之一。

自由与介入

战后法国文坛弥漫着一股幻灭情绪，因为刚

刚经历过战争，人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对以

往所信靠的理性、正义、道德等观念产生了动摇。
一些作家于是远离现实躲进象牙塔里建构他们心

目中的文学。 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现实生活的艺

术而是心灵的艺术或者语言的艺术，皮埃尔 让·
儒弗（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 Ｊｏｕｖｅ）和帕特里斯·德·拉图

尔迪潘（Ｐａｔｒｉｃｅ ｄｅ ｌａ Ｔｏｕｒ ｄｕ Ｐｉｎ）的诗歌、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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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皮耶尔·德·芒迪亚克 （Ａｎｄｒé Ｐｉｅｙｒｅ ｄｅ
Ｍａｎｄｉａｒｇｕｅｓ）和鲍里斯·维昂（Ｂｏｒｉｓ Ｖｉａｎ）的小说

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接续了由

马拉美、阿波利奈尔、兰波、瓦雷里等人所开创的

法国纯文学传统，试图将文学绝对化。
萨特明显不满于这种纯文学的方法。 他在

《什么是文学？》中公开指责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

实际上是一回事，批判美学上的“纯洁主义”不过

是上世纪资产阶级漂亮的防卫措施而已，“他们

煞费苦心的经营在我们眼里只是一个装饰品，一
个为展开主题而构造的漂亮建筑物，与另一些建

筑物，如巴赫的赋格曲和阿尔汉布拉宫的阿拉伯

装饰图案一样没有实际用途” （《萨特文论选》
１０８）。 “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

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
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

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

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

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且也应该自问： 人

们为什么写作？” （《萨特文论选》 １１１）。 针对这

个问题，萨特所给出的答案是为了自由。
在《存在与虚无》 （１９４３ 年）中，萨特就强调

人是自由的。 这种自由不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
是命定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

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
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 （《存在与虚无》
５３５）。 自由的命定性将我们每个人都确立为自

由的主体。 然而，萨特也强调尽管我们的自由是

无限的，但绝不是抽象的。 自由和人类所处的境

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举例说：“我不能自由

地逃避我的阶级、民族和我的家庭的命运，甚至不

能确立我的权力和我的命运，也不能克服我的最

无意义的欲念或习惯 ［……］” （《存在与虚无》
５８５），因此，在每种境况下，都有自由所必须应对

的一些已经确定的事实。 基于此，一些决定论者

悲观失望，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无

用的，尽管人看起来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进行选

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境况的驱使。
为了回应这样的观点，萨特发表了著名演讲

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１９４６ 年）。 在演

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原

则———“存在先于本质”。 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并

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萨

特看来，“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

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

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

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还有，当我们说

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

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人负责” （《存在主义是一

种人道主义》 ７—８），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由此，萨特在将存在主义哲学转变为一种实践哲

学的基础上又确立了另一维度，即道德或者伦理

学的维度。
在实践哲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规约下，萨特将

作家的写作界定为“介入”（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所谓介

入，就是人对世界的解释、揭露或者干预。 人的存

在，总是在世存在，人不可能外在于身边的世界。
人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尽管总是异化的，每个人

却承担着不可逃避的责任，作家当然也不能例外。
萨特说：“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
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
作，就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文论

选》 １３６）。 贝尔纳 亨利·列维（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ｉ
Ｌéｖｙ）是著名的萨特专家，他认为萨特有两种介入

理论，一种是文学介入，一种是政治介入，“《什么

是文学？》从来没有说文学应当为政治事业和政

治斗争服务，从来没有期待文学产生为正义、真理

和善良而斗争的诗歌和小说”（列维 ９９），他说这

番话目的是想撇清写作和政治的关系，将介入牢

牢地限定在文学范围内，如此一来，萨特就显得纯

洁了。 列维显然歪曲了萨特的意思，其实在该文

中文学介入和政治介入是混在一起的，萨特不但

要求作家要主动地介入文学，还应该通过文学积

极地介入政治，在他看来，“文学并不是一首能够

和一切政权都合得来的无害的、随和的歌曲，它本

身就提出了政治的问题”（何林 １９４）。
萨特说：“当一个作家努力以最清醒、最完善

的方式意识到自己卷进去了，也就是说当他为自

己、也为其他人把介入从自发、直接的阶段推向反

思阶段时，他便是介入作家” （何林 １４３）。 在创

作中，他为了照顾主题或者表达的目的可以放弃

作品的形式，在这里并不是形式不重要，而是主

题比形式更重要。 这种功能主义的写作观同萨

特的实践哲学和伦理学纠缠在一起，成为了《什
么是文学？》一文中最显眼的部分，同时也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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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们指责的部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
特作为法国左派的代表人物逐渐成为了年轻一

代的“眼中钉”。

写作的零度

萨特发表此文时，巴尔特在巴黎文坛尚属无

名小辈，从未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 这篇文章

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主要是因为它已经酿成了

“公共事件”，从报纸到刊物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议

论它。 “你是否愿意为我在《战斗报》所主持的版

面 写 一 些 文 章， 比 如 关 于 米 什 莱？” （ ｑｔｄ． ｉｎ
Ｃａｌｖｅｔ ７８），莫里斯·纳多（Ｍａｕｒｉｃｅ Ｎａｄｅａｕ）向巴

尔特发出了邀请，因为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知道巴尔

特对米什莱很有研究。②巴尔特欣然接受了邀请，
几天后他给纳多寄去了稿件，题目是《写作的零

度》，可该文研究的并非米什莱而是对萨特介入论

的文学观所作出的回应。 后来，他又相继写了几篇

文章（《语法的责任》 《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与断

裂》《风格的艺匠》 《写作和言语》 《写作与沉默》
《写作的悲剧感》）并且寄给了《战斗报》。 １９５３ 年，
经过一些适当的增删，巴尔特将这些文章交给了瑟

伊出版社结集出版，这就是文集《写作的零度》。
在巴尔特的著作中，这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

品。 总体而言，“这部文集的结构方式有点啰唆，
有拼凑的成分，不仅因为它把已经发表在别处的

和从未发表的文章兼收并蓄，有六七年之久的时

间跨度，更因为语言杂糅不一，交错重叠，不够融

通。 不同语体的交叠甚至屡屡表现出一种突兀的

碰撞，而不是巴尔特式的‘融汇’的形象” （罗歇

２３８）。 所以，它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后来，由于他在同索邦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著名的

拉辛研究专家雷蒙·皮卡尔（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ｉｃａｒｄ）的
论战中声名鹊起，人们才重新发现了《写作的零

度》，并且将它奉若圭臬。
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提出了与萨特的“文学

介入”截然不同的观点，那就是“零度写作”（也称

“中性写作” “白色写作”）。 所谓零度写作，它有

多个维度，以前我们总是混为一谈。 首先，在姿态

上，它要求作家在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或矛盾时要

学会客观冷静地观察，并不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盲目地评价或者议论；其次，在写作中，要妥善

处理好“在” （ｐｒｅｓｅｎｔ）与“不在” （ ａｂｓｅｎｔ）即在场

和缺席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场就是在写作的现

场，这是每个作者在提笔写作的过程中必然会获

得的状态；而缺席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它设想或者

要求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完全切断自身与描述

对象之间的联系，抹除自己，不发出任何属于自己

的声音，包括情感、立场、观点、看法等等，只是让

对象自行呈现。 然而，大家知道，写作是一种主观

性的活动，只要由人来写，这种状态就不可能彻底

实现。 正因为如此，巴尔特需要宣告 “作者之

死”，也正因为如此，零度写作具有“乌托邦”的性

质；最后，在风格上，零度写作所追求的是一种平

白冷峻的文风。 巴尔特认为加缪的《局外人》是

零度写作的范例，其实这部小说的主观色彩十分

浓郁，那就是描述日常生活的荒诞，阿兰·罗伯

格里耶的小说倒是十分吻合，特别是他与《写作

的零度》同年问世的作品《橡皮》。 在《为什么我

喜欢巴尔特》这篇研讨会的记录中，巴尔特认为

《橡皮》“有一种完全和真理一样的东西，但却是

属于故事规则” （罗伯 格里耶 １８４），罗伯 格里

耶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是的，当然［……］但是也

许这种新的东西就是你” （１８４），言下之意，他在

这部小说中就借鉴了巴尔特刚刚提出的“零度写

作”的观念，“我觉得这个特征很明显”（１８２）。
可是，萨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

“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

读者的豪情”（《萨特文论选》 １３２）。 为了揭示世

界，作者不仅要担任目击者，还要担任判官，即将

自己的主体意志强加给读者，“因此，在一切写作

中我们将会发现对象的含混性，它既是语言也是

强制作用： 在写作中存在一种根本外在于语言的

‘氛围’，也似乎存在一种凝视的重量，它所传达

的并不是语言学的意图。 如在文学写作中表现出

来的那样，这种凝视传达的是一种语言的激情；如
在政治写作中表现的，也可能是一种惩罚的威胁。
于是，写作的任务在于一下子将行为的现实性和

目的的理想性结合起来。 这就是为何权力以及权

力遮护的阴影总是以一种价值学的写作宣告结

束，在这种写作中，通常把事实和价值区分开来的

距离在字里行间消失了，字词于是既呈现为描述

又呈现为判断。 字词成为了不在场的证词，即既

在别处，又是在辩护”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５０）。 总而言之，写作不是为了写作自身

而是为了写作之外的其他目的。 这就是萨特所鼓

·１８６·



介入与否： 罗兰·巴尔特与萨特的理论分歧

吹的“文学介入”，斯大林式的写作和马克思主义

写作均属于这种类型。
在语言学以及由福楼拜、马拉美、纪德等人所

开创的法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巴尔特彻底

割断了写作和外在现实之间的联系，将写作牢牢

地限定在语言范围内。 巴尔特说：“语言涵括了

整个文学创作，差不多就像地与天以及它们的交

界线那样，为人类构成了某种熟悉的栖息地。 与

其称它为一个材料的储存所，不如说像一条地平

线，它既暗含了边界，又包括某种视角。 简而言

之，它是一片安排有序的、令人舒适的土地”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４５）。 在这

片“土地”上劳作，不需要考虑其他事物，只需摆

弄语言，让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文本

与文本之间发生关联。 巴尔特之所以称福楼拜、
马拉美等人为“作家 艺匠”，就是因为他们的写

作非常接近于这一类型。 在《文学空间》中，莫里

斯·布朗肖评价马拉美的创作时说：“诗歌的话

语不再仅对立于一般的语言，而且也有别于思想

的语言。 在这种话语中，我们不再重返世间，也不

再重返作为居所的世间和作为目的的世间。 在这

种话语中，世间在退却，目的已全无；在这种话语

中，世间保持沉默；人在自身各种操劳、图谋和活动

中最终不再是那种说话的东西。 在诗歌的话语中

表达了人保持沉默这个事实”（２３）。 巴尔特认为

这就是一种纯洁的写作，是完全剔除了传统手法的

“白色的文学”。 在马拉美的作品中，“这些词语与

其说像一套密码，不如说像一束亮光、一片空白、一
种谋杀、一种自由” （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７９）。

在萨特的文学观中，语言总是被各种（如作

家的、阶级的、政党的或社会的）专断的意识形态

所利用；而在巴尔特的文学观中，语言是纯洁的，
或者说他总是在极力追求语言的纯等式的状

态———语言就是语言自身。 如果这种状态真的能

够实现的话，那么写作也就变成了一门纯粹的艺

术，作家也就毋须说谎，从此成为一个诚实可靠的

人。 然而，问题是这种状态真的能够实现吗？ 巴

尔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一种白

色的 写 作 更 不 真 实 的 了 ” （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８０），理由很简单，任何语言一

经使用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污染。 所以，《写
作的零度》建构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写作模式，整

个著作始终笼罩着难以抹除的乌托邦性质。 对于

巴尔特来说，用一种永远不可能达成的写作方式

来质疑或批判萨特，其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形式、风格与沉默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写作的零

度》是对萨特《什么是文学？》（１９４７ 年）所作出的

反应”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 ３１）。 但是，这种反应并不是刻

意为之，而是机缘巧合。 换句话说，巴尔特写这本

书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批判萨特，而是其思想

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萨特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为《写作的零度》创造了机会，或者说促成了它的

成型。 接下来，我们不妨从发生学的角度讨论

“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出台的背景。
１９４２ 年，巴尔特在位于法国南部伊泽尔省的

大学生疗养院内部刊物《生存》（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上发表

了处女作《论纪德和他的日记》。 在这篇文章中，
巴尔特已经表现出了对作品形式的关注。 纪德

说：“我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纯艺术家，并且和

福楼拜一样只关心自己作品的写作质量。 严格说

来，我根本不考虑作品的深刻意义” （ ｑｔｄ． ｉｎ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９）。 正因为如此，巴尔特对纪德倾慕有

加，他举例说：“像《人间食粮》这样的作品就不会

这样隽永优美，如果他在作品形成之前就赋予它

某种明确的意图，从而把作品仅仅看作某种意图

的体现的话” （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２９）。 因为纪德重视作品的形式胜过内容或者

意义，所以巴尔特认为纪德小说最大的特性就是

绝对的无用性，“它们什么都不证明，甚至不是心

理现象，它们只是表现了与现实生活十分吻合的

复杂情境”（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３１）。 在该

文中，巴尔特还对纪德小说中人物的专名进行了

词源学分析，尽管并不深入，却同样展现了他对形

式的迷恋。 他认为巴拉格里欧（Ｂａｒａｇｌｉｏｕｌ）、普洛

费特丢（Ｐｒｏｆｉｔｅｎｄｉｅｕ）、菲洛雷索瓦（Ｆｌｅｕｒｉｓｓｏｉｒｅ）
这些父姓具有讽刺的含义，艾杜阿尔（Ｅｄｏｕａｒｄ）、
米歇 尔 （ Ｍｉｃｈｅｌ ）、 伯 纳 德 （ Ｂｅｒｎａｒｄ ）、 罗 伯 特

（Ｒｏｂｅｒｔ） 这些专名则比较中性， 而梅纳尔克

（Ｍéｎａｌｑｕｅ）、拉夫卡迪欧（Ｌａｆｃａｄｉｏ）这些名字不

仅神秘，而且充满了异国情调。
１９４４ 年，巴尔特在《生存》杂志上又发表另一

篇文章，即《对〈局外人〉风格的思考》。 仅从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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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看出，巴尔特关注的仍然是作品的形式。 不

过和前一篇文章相比，该文讨论的问题更加具体，
即以风格为核心。 文章一开头，巴尔特就说：“一
篇好的文章就像海水一样，它的颜色来自海底向

海面投射的光芒。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徜徉其

中，而不是悬在空中或者探入深渊。 可以允许文

章的思想高于或者低于文字，这种强烈的摇摆是

理解文章的障碍，不过词句应该是美的。 有时不

去深究其中的意义，仅沉湎于词句的温和舒适也

不错。 确切地说，《局外人》的风格有点像海水的

性质： 这是一种中性的物质，不过一味的单调让

人晕眩，有时光线穿过海水，尤其会显现出海底的

沉沙，它把这种风格（海水）和着色剂（光芒）联系

起来。 如果这些沙被带到《西绪弗斯神话》耀眼

的白光里，这些沙就会显现出坚硬的水晶石般的

形态。 所以，《局外人》是内容投射到形式上的奇

妙风格的典型范例”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６０）。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 第一，作品的

形式往往比内容更加重要；第二，《局外人》呈现

出了一种中性的风格。 因为此时巴尔特还没有接

触到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达尔

（Ｖｉｇｇｏ Ｂｒøｎｄａｌ）的著作，所以并不是在理论的层

面使用“中性” （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概念，而是借用了萨

特的术语———“沉默”。 萨特说：“《局外人》的第

一部完全可以如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一样，题为

《译自沉默》。 ［……］我最初是在儒勒·勒那尔

那里发现这一病症的征兆的。 我称之为‘沉默的

迷恋症’”（《萨特文论选》 ６４）。 据路易 让·卡

尔韦的考证，巴尔特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不仅阅读

过萨特的《〈局外人〉诠释》 （１９４２ 年），而且深受

它的影响，所以他在文章结尾写道：“无须过分强

调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一种新的风格出现了，沉默

的风格或风格的沉默，此时作家的声音———远离

了各种哀叹、亵渎和圣歌———是一种白色的声音，
唯有这种声音才切合我们无可挽救的时代处境”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６３）。

在巴尔特的作品中，《对〈局外人〉风格的思

考》非常重要，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已经看到

了《写作的零度》的萌芽。 这里所提出的“沉默的

风格或风格的沉默”不就是后来的“零度写作”
吗？ 晚年巴尔特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疗养

期间，我给学生杂志《生存》写过几篇文章，特别

是不久前问世的小说———加缪的《局外人》。 我

在文章中首次有了‘白色写作’的想法，也就是，
‘零度写作’的想法”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３１５）。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当他彻底康复回到

巴黎之后，他阅读了大量的语言学著作，其中就包

括布龙达尔的作品。 在《普通语言学论文集》中，
布龙达尔进一步拓展了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柯

布森所提出的“零度”概念。 雅柯布森认为零度

现象不仅存在于词法和句法中，而且存在于语法

和文体之中，所以它是一种常见的语言学现象。
布龙达尔将这种现象拓展到了语符学领域，认为

“零度”在整个语言和符号中广泛存在。 巴尔特

说：“我的零度概念就是从布龙达尔那里来的”
（Ｂａｒｔｈｅｓ，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３１５）。 这

个概念的发现不但赋予了他诗学灵感，更为重要

的是，使他迅速完成了从批评向文艺理论的转换。
这也就是说，巴尔特《写作的零度》一书中的核心

观念在萨特发表《什么是文学？》之前就已经形成

了。 对于这位理论界的新手来说，他需要的只是

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而萨特无意中成全了他。

总　 结

一个强者促使另一强者的成长，这是美国当

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哈罗德 · 布鲁姆 （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在《影响的焦虑》中所提出的观点。 然而，
当萨特将文学同实践哲学和社会伦理学关联起来

并且把它变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巴尔特果断剥

离了文学同社会现实的联系，将它牢牢地限定在

语言的范围内，使之变成纯粹的语言实践，这就是

“零度写作”或者“中性写作”。 如果说萨特所构

建的是一种社会文学，那么巴尔特所创设的就是

个体写作，这种写作不仅能够摆脱道德的负累，而
且能够清除隐藏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前者相

比，它无疑更加自由。 如果说萨特的“文学介入”
是一种行动的学说，那么巴尔特的“零度写作”则
是一种理想的期待，因为它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

彩。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理论分歧。
不过，在《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并不完全

是在反对萨特，他其实有更大的诗学野心，那就是

以现代语言学为模型来创建一种科学的写作理

论。 因为早在两年前，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在

《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１９４５ 年）一文

中就已经指出，“语言学大概是唯一的一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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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只有语言学做到了两者

兼备： 既有一套实证的方法，又了解交给它分析

的那些现象的性质” （列维 斯特劳斯 ３０）。 所

以，在《写作的零度》开篇，巴尔特就搭建了一个

结构主义的框架： 语言的组合轴和风格的聚合

轴，随后便将各种类型的写作统统置入这一框架

展开分析和讨论。 但是由于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

还不太娴熟，所以并未剔除历史学和心理学的残

余。 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论拉辛》 （１９６３
年）和《叙事结构分析导论》（１９６６ 年）中，巴尔特

的结构主义方法就日趋成熟。
另外，如果我们将《写作的零度》仅仅看作一

部结构主义或前结构主义的作品其实并不确切，
因为在这本书中也同样埋下了后结构主义的种

子。 首先，“零度”或“中性”这个概念本身指的就

是两个对立项次之间的第三项，它不是对前面两

者的折中或者综合，而是一个纯粹的差异项，巴尔

特后 来 将 它 引 申 为 “ 破 坏 聚 合 关 系 之 物 ”
（Ｂａｒｔｈ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６）；其次，巴尔特运用写作

来取代文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写作的自由，更重

要的是为了瓦解隐藏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以及超

越性的维度，即各种形而上学；最后是对意义的消

解。 以上这些都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征。 所以

我们说，在巴尔特的理论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

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混杂的。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巴尔特结核病复发，经过简单的治疗随

即被送往位于法国南部的圣伊莱大学生疗养院。 由于疾

病反复发作，他在那里一直待到 １９４５ 年底。 菲利普·罗

歇（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Ｒｏｇｅｒ）在《罗兰·巴尔特传： 一个传奇》中将

这段时光概括为巴尔特的“山中岁月”（３１５ １６）。
② 巴尔特在圣伊莱疗养院期间阅读了米什莱几乎所有的

著作，并且制作了大量卡片，准备以此为对象撰写博士论

文，但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导师以及战争的影响，这一

计划暂时搁浅了。 １９５４ 年，巴尔特终于将这些卡片整理

成书并交由瑟伊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作《米什莱》。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Ｒｏｌａｎｄ．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 １９４２ １９６５．
Ｅｄ． Éｒｉｃ Ｍａｒｔｙ．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１９９３．
． Œ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３． Ｅｄ． Éｒｉｃ
Ｍａｒｔｙ． Ｐａｒｉｓ： Ｓｅｕｉｌ， １９９４．
．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Ｅ． Ｋｒａｕ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ｓ
Ｈｏｌｌｉ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莫里斯·布朗肖： 《文学空间》，顾嘉琛译。 北京： 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３ 年。
［Ｂｌａｎｃｈｏｔ，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 Ｇｕ Ｊｉａｃｈ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
Ｃａｌｖｅｔ， Ｌｏｕｉｓ⁃Ｊｅａｎ．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ｒａｎｓ． Ｓａｒａｈ

Ｗｙｋ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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